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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邯郸校区登

辉环路的西侧，坐落

着一片老建筑群，它

们的拔地而起标志

着复旦结束了长达

17 年的颠沛流离。

它们是邯郸校区的

发源之地，也是复旦

的根脉和魂脉所在。

其中，200 号楼

“简公堂”是这片发

源地上最先落成的

建筑，得名于捐资人

——简照南兄弟。

悠悠百年，它以一砖

一瓦细诉着复旦人

自立自强的峥嵘岁

月。

寻找一片独
立教学地

1912 年前的复

旦，基础未奠、尤缺

资金，一度被迫解

散，最后辗转腾挪迁

入徐家汇李公祠（即

李鸿章祠堂）开展教学活动。此

时的复旦公学职员与教员加起来

17人，李公祠作为办学地点十分

合适。

1917年，复旦公学“添办大学

正科”（大学部），开设文、理、商三

科以及预科和中学部，升格为私

立复旦大学。随着校制改变，学

生人数和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原

本风景清绝的李公祠渐渐逼仄乃

至不敷使用。

面对空间狭小、资源匮乏的

双重困境，加之李公祠租期快到，

李鸿章后裔又屡兴词讼，想把复

旦逐出李公祠，主持校园事务的

李登辉早有寻找一片独立教学地

的想法。

买地需要银钱，“开支捉襟见

肘、寅吃卯粮”、国内认捐又困难

重重的境况，让李登辉不得不于

1918年前往南洋，向各地华侨募

捐。

次年，李登辉携带15万银元

回国，在江湾陆续购地70余亩（今

相辉堂、校史馆、子彬院一带的地

块）。

柳暗终究现花明

有了可以兴建校舍的土地，

但修建校舍的资金严重短缺。李

登辉只得继续一头扎进筹备募捐

事宜中。1919年《复旦大学年刊》

刊载，当时建筑校舍费用预计为

32万元，已募集8万元，距离预算

之数远远不够（据统计，最后整体

修建耗费50余万元）。

在国内募捐备遭冷遇，最终

还是依靠同学与复旦校董的共同

努力、自立自强。《复旦年刊》对此

也有详细记录：“幸来学日众，生

徒自九十增至四百，加收学费自

岁百二十圆至百六十圆，藉以挹

注。又经唐少川、王儒堂、聂云台

诸君组织董事会，筹款补助，始赖

以维持不坠。”民国以后，复旦能

得以重振，除了加收学生学杂费

维持日常开销外，主要靠董事会

的力量。章益校长说得最明晰：

“吾校经费始终在困窘之中，凡有

建设，必须仰给于社会人士之捐

助”。其中，尤以董事会为重心，

唐绍仪（字少川）又位望最尊。

据校长秘书季英伯记载，在

唐绍仪的引荐下，李登辉成功聘

请南洋烟草公司简照南、简玉阶

兄弟和中南银行负责人黄奕住担

任复旦董事，这成为李登辉募捐

之路的重要转折点。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彼时大

名鼎鼎的“双喜”“飞马”牌香烟的

生产者，是在与英美烟公司的拉

锯战中成长起来的民族品牌。简

氏兄弟二人奉行“取之社会，用之

社会”之道，曾捐款为各大学建造

校舍，资助中国学生留美等，尤重

兴学育才。在李登辉的争取下，

简氏兄弟成为了新校址校舍建设

资金的重要捐赠人。

邯郸校区在这里发源

1920年7月1日，在复旦大学

毕业典礼上，李登辉向全校师生

报告募捐建筑校舍成绩，南洋兄

弟烟草公司认捐4万余元，本校董

事会及学生募捐得6万余元。

12月18日，复旦正式在江湾

新购得的土地上举行新校舍奠基

典礼。宽阔的相辉草坪上搭建起

临时主席台，校董王正廷主持大

会，为筹款前后奔波的李登辉负

责报告新校园的筹建过程，南洋

烟草公司代表简实卿等近千人出

席了典礼。

《申报》对此报道：“由南洋兄

弟烟草公司简照南昆仲独捐巨款

故进行益速”，“南洋兄弟烟草公

司简实卿代表简照南行奠基礼

（简 氏 为 独 立 捐 助 校 舍 一 幢

者）”。1921年的《复旦年刊》为表

感谢，列出了捐资500元以上的捐

赠者名单，分为国内、新加坡、爪

哇三类。简照南兄弟位列国内捐

赠之首，“简照南先生昆仲捐建简

氏堂校舍一所，计洋四万七千

元”。

1923年，热心公益事业的简

照南去世，复旦在简公堂为其召

开追悼大会，教务长李权时致辞：

“公生平对于社会事业非常热心，

本校亦蒙其惠，得日夕攻读于斯

堂者亦公之热肠也。”

在得到资助后，简公堂的修

筑立刻提上日程，并作为复旦最

主要的教学楼投入使用，最多能

供1000名学生同时上课。除了作

传授知识的用途，学校还会不时

请名家来简公堂楼上的大教室中

演讲，李大钊、鲁迅等人均在邀请

之列，复旦剧社也以此为排练根

据地。校友若鲁借刘禹锡的《陋

室铭》，作了一篇简公堂铭，称赞

简公堂的书香气，文曰：堂不在

高，庄严则灵。层不在多，辉煌则

名。惟兹课堂，几净窗明。草色

侵堦绿，兰香入座清。教授多博

士，往来尽学生。最宜讲西学，研

中文。无尘市之嚣攘，与自然为

比邻。遥瞻办公楼（奕住堂），近

瞩挹翠亭。若鲁云：的确呒啥。

简公堂的建立不仅标志着复

旦终于结束了17年漂泊无定借地

办学的历史，更是复旦人面对窘

境，也要排除万难、不断自立自强

的写照。它所在的这片土地，是复

旦永久落脚点，更是所有复旦人的

精神源头。简公堂之后，奕住堂、

第一学生宿舍等陆续拔地而起，勾

勒出邯郸校区最初的形象。

有了独立校园，复旦得以步

入快速发展期，短短的十余年间，

学生人数即增加了四倍。

如今经过重建，简公堂又重

回了旧日“巍峨黉舍镇江湾，影影

宫墙绿树间”的模样，屹立在校园

中，回眸凝望复旦人一同创造的

光荣历史。

沈芸星（2023级中文系硕士生）

复
旦
的
根
脉
和
魂
脉

复
旦
的
根
脉
和
魂
脉

“仰望那片，蔚蓝的天空，心

儿自由自在地飞翔；翻过那座

山，趟过那条河，我的梦想已起

航。”4 月的一天，我在向荣中学

两河口校区走廊上听见孩子们

在排练合唱比赛，阵阵歌声从教

室窗口飘出，随着山间的风越飞

越远。这里的阳光依旧毫不吝

惜地洒下，一抬头便是层层叠叠

的山、湛蓝的天和自在的云，这

时我深切感受到自己已经融入

进这里，成为了两河口的一部

分。

2022年8月21日，我又来到

凉山这片土地。这是我第3次来

到这里，2017年起与凉山结下的

缘分终于在这一时刻能够用一

年时间续上。我很喜欢在教学

楼的走廊上往外看，一年四季、

从早到晚，群山间都有不同的景

色变换。在大凉山每天与大山

的深度接触让我慢慢感受到来

自大山的生命活力。大山见证

着这群小娃娃的成长、这所学校

的变化，也见证着彝族人民的奋

斗。山外对大凉山总有一些刻

板印象，其实只有真正来到这

里、生活在这里，才会认识到这

一个个鲜活而有趣的个体。

离开两河口的那天下着小

雨，我拉着行李箱走出学校，百

感交集。走的前一天娃娃给我

唱我教他们的《我爱你中国》。

回过头来看，原来已经走了这么

远，在凉山的日子，成为了一首

美丽的歌儿。

陈灏奕（新闻学院2023级研

究生）

大山里唱起美妙的歌

近现代哪怕是没有被写入教

科书的优秀中医药大家也是灿若

星辰。相比那些遥远年代的医

家，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更真切的

中医药文化自信，他们的名字理

应被记住，他们学医成才的历程

也理应被后来者学习、借鉴和参

考。

我们不仅应直接研习中医经

典，也应重视近现代医家在传承

经典和临证过程中的思考与实

践，他们较之后来者在时间上更

接近中医经典；而较之中医经典

的产生环境与表述方法，他们又

与后学更为接近。中医界有对中

医药典籍进行注疏和发挥的传

统，这些注疏和发挥所具有的时

代化特点让后来者得以一窥作者

所处的“时代的条件”和思考方

法。

到了近世，随着部分现代医

学和生命科学技术的观念、方法

逐渐被吸收至中医药理论书籍的

编写，这些时代化的思维和知识

的融入保持了中医经典著作的长

久魅力。一如树木之年轮，既有

处于中心的经典著作，也有经典

著作在历史长河中泛起的圈圈涟

漪。学术怕的不是争鸣，而是无

人问津。因为对于一个学科而

言，在争鸣中可以取长补短，而无

人问津的结果可能只有悄然离

场，而且有很大可能这个离场连

最后的告别都不会有。

当然，我们也要正视可能存

在的中医学术源头与后世中医发

展之间的差异性问题，所谓“法古

不泥乎古，宜今不循乎今。”

高振（附属华山医院中西医

结合科医生）

传承与差异

小满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

靡草死，三候麦秋至。”小满节气

后，苦菜已经枝叶繁茂；一些喜阴

的枝条细软的草类在强烈的阳光

下开始枯死；在小满的最后一个时

段，麦子开始成熟。夏季正是北方

冬小麦成熟的季节，而秋天是谷物

成熟的季节，因此古人称初夏为

“麦秋”（麦子成熟的季节）。

小满之名，有两层含义。《说

文解字》曰：“满，盈溢也。”南方地

区雨水渐盛，江河至此小得盈

满。而在北方，小满节气期间降

雨较少甚至无雨，这个“满”指的

是小麦的饱满程度。小满，是指

麦类等作物的籽粒渐见饱满。

小满前后梅子和枇杷黄熟。

南宋诗人戴复古在《初夏游张园》

中写道：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

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

尽枇杷一树金。

圆润艳丽的枇杷十分入画。

据说吴昌硕画枇杷果时常一笔圈

成，趁纸未干时画上墨点，枇杷顿

时有了汁水淋漓的质感。白石老

人也喜欢画枇杷。上海博物馆里

藏有虚谷的《枇杷图》，画面上数

枝交错挺立的枇杷，画家用的是

逆笔、枯笔，果实的设色却明丽，

空荡荡的背景正是虚谷一贯冷峭

清奇的风格。

小满节气民俗主要有“小满

动三车”、祭车神、抢水、祈蚕节、

食野菜等。“三车”指的是水车、油

车和丝车。“三神”则对应水车车

神、油车车神和丝车车神。祭车

神是一些农村地区古老的小满习

俗。《清嘉录》中记载：“小满乍来，

蚕妇煮茧，治车缫丝，昼夜操

作”。古时小满节气时新丝行将

上市，丝市转旺在即，祈蚕节寄托

了蚕农和丝商满怀的期望。

食野菜也是小满的风俗。苦

菜清热去火，是中国人最早食用的

野菜之一。唐代的刘长卿就曾在

题为《小满》的诗里写过“时人但只

餐中饱，莫忘旧时苦菜黄”。

小满之后并无对应的大满。

中国人信奉“满则溢，盈则亏”，凡

事盼小成而不求大全。我喜欢

“小满”这个蕴含着哲思的名字，

享受过程，小满足矣。

戴蓉（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师）

小满：小得盈满胜万全

相辉纵论

桐花落尽麦秋天，

日看农忙夜枕烟。

欲满还休得小有，

谦怀细水祷蚕眠。

朱永超（2019年国学班）

小 满


